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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三下午，女儿
放学回家，向我郑重宣布：

“学校星期五要去春游，老
师说我们中午就在公园搞一
个‘野菜会’，八个同学一
组，每个同学都要带一样菜。
妈妈你明天就去菜场给我买
野菜，烧好，我后天带上。”

野菜会？老师是想借这

次春游活动，让这些在蜜罐
子里泡大的孩子们来一次忆
苦思甜吗？这个主意真不错。
春游那天早上再买几个粗面

馒头给她带上，好好让这丫
头忆忆苦。

遵从女儿的指示，我去菜

场买回了马兰头，洗净、切细、
焯水、下油锅。然后，又给她准
备了粗面馒头和白开水。

下午去学校接女儿时，
女儿的小嘴噘得能挂油瓶
了：“妈妈我听错了，老师说
的是‘野餐会’，不是‘野菜

会’。全班同学就我一人带
的是野菜，涩嘴得很，里面还
没肉，难吃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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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中午休息时，几个女
同事在办公室聊天，说到自家

老公，个个咬牙切齿，原来老
公们都有懒惰的毛病。只有杨
大姐讲她家老公每次都心甘

情愿地打扫卫生，我们连忙请
教经验。
“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恰

当的时候使用吸尘器。”杨大
姐故意卖关子。

我们听得一头雾水：“什
么叫恰当的时候？”

杨大姐又接着说：“男人
一般都喜欢看球赛，等他看得

正入神时，你就把吸尘器打开，
然后先从他身边的地方开始吸
灰，那噪声足以压过解说员的
声音。他一定会着急地叫你关
掉，这时你就告诉他‘不行，家

里太脏，只有这会儿有空’，他
肯定会说‘先放着，我看完电
视就来干’。多试几次，以后他
就会养成习惯，只要想看球赛，
之前先把家里打扫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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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双休日，上初中的
儿子总要抽两个小时玩 CS

（即“反恐精英”游戏），而
老公也肯定要动用一个晚上
和同事搓麻（简称“CM”），
只有我没什么嗜好，老老实
实在家烧饭、洗衣。

我虽然嘴里经常数落他
们，但终究无法制止。有时，

看两人玩完后红光满面的样
子，我还有点羡慕，要是自己
也有一种爱好该多好啊！

上 周 六 晚 上 ， 老 公
“CM”回来，我还半躺在床

上看电视，中央八套的电视
剧。老公上床后，想换个台

看看，被我果断拒绝———遥
控器牢牢掌握在我手中。老
公就有些火了：“你整天说
我迷CM，说儿子迷CS，我
看你最迷C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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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偶遇一高中女同
学，发现人家保养得比她好，

便追问有何秘方。人家回答，
也没什么秘方，大概是爱吃
豆制品的缘故，每天早晨都
坚持喝一杯现磨的豆浆。

当晚，老婆就从商场捧
回了豆浆机。按照说明，她
临睡前泡了把黄豆，准备第
二天起早磨豆浆喝。

可到了第二天早晨，贪
睡的老婆没按时起床，豆浆
自然没喝成。她还自我安
慰：“没事，黄豆留着明天
早晨再磨也一样。”

可第三天早晨，老婆仍

在赖床，起床后又急匆匆地
去上班了。

到了第四天，我忍不住
起早了点，准备帮她磨豆

浆。可当我看到泡了三天的
黄豆，不禁哑然失笑，黄豆
居然都发芽了！

被我叫醒的老婆揉着
惺忪的睡眼，看了看说：
“没事，浪费不了！再泡两
天吧，可以炒豆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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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国标在小区里，喝酒
是出了名的。但他的酒名并

不是他喝出来的，而是他老
婆骂出来的。

一回，老婆烧卤牛肉，酱

油不够了，叫胡国标下楼去
买。他路过“小安徽”开的小
餐馆，小老板逗他：“喝一杯
啊？”他就停住了脚，一屁股
坐下来。等到老婆找来，要用
酱油瓶砸他时，他已经喝到五
六成了。老婆双手叉腰。便骂

开了。正骂着，老婆突然想起
锅里还烧着东西，急忙又往家
跑，临走又丢句话：“有本事
你晚上不要回家挺尸！”

说到回家睡觉，胡国标有

个特点，在外面就是喝得再

多，却依然能认得家。但只要
进了家门，就“咕咚”一声倒

下来，电打雷轰也不晓得。再
醒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从他躺下的地点，是床上，还
是沙发，或者干脆是地板，老
婆便晓得他酒喝了多少。

其实，胡国标酒量并不
大，就是个喜好而已。而且，

他喝酒不讲究下酒的菜，半
块烧饼，两根萝卜干，都行。
不像有人喝酒，非要三碟六
碗的，胡国标称那叫 “菜
酒”，不是真正喝酒的人，他
看不上的。一次，有人跟他打
赌，比比看谁能不用菜喝酒。

他就从店里要了一小碟子盐
水，把一颗花生米掰成两半，

和那人一人一半，喝一口酒，
拿花生米蘸点盐水咂咂味。

结果，那位老兄喝到半道时，
悄悄地咬了一丁点花生米，
被胡国标看见了。当时，他就
把酒杯一放，说：“你这是菜
酒，不跟你喝了。”

那天晚上，胡国标又喝多
了，走着模特步，进三步退两

步地往家走。朦胧间，他看见
小区门口围了好多人，地上还
有一个人，那人很面熟，就是
有点重影看不清楚。他使劲挤
挤眼睛，终于看出来了，是和
他住一栋楼的同事陆胖子。原
来陆胖子被一辆出租车撞了，

估计是右腿被撞骨折了，缺德
的司机早已溜之大吉。

胡国标突然酒劲上来，
冲过去背起陆胖子就跑，小
区附近就有医院，没一会儿，
陆胖子已经被放到急诊室的

床上了。这时，胡国标已经瘫
倒在走廊的椅子上。

等到胡国标醒来时，却是

第二天早上，太阳老高了。他
赶紧往单位跑，还是迟到了。
他跟头儿断断续续地回忆着
昨晚的事。头儿望着中等身材
的他，半信半疑，“陆胖子是
一百八的块头，你能背得动
他？还跑了两三里路？”

中午吃完饭，同事就拿这
个说事，并且找了一个和陆胖
子差不多块头的同事，要胡国

标背背看。胡国标一急，就真
的去背了。结果，刚把那位背
到离地一点，就一个趔趄，差
点把那位摔倒。但就这一下
子，把胡国标的脚给崴了。

当天，胡国标也进了医
院，和陆胖子住在同一个病
区。陆胖子的老婆给老公熬
骨头汤，便熬了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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